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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西南郊，有

一座中国专家公墓。这里长眠着 69 位为

援助坦桑尼亚国家建设而殉职的中国专家

和技术人员，其中 51 位为修建坦赞铁路

和后期开展技术合作而牺牲。

2010 年 10 月 27 日上午，我独自到这

里采访。穿过公墓前的林荫道，在汉白玉

纪念碑前驻足，在烈士们的墓碑前停留。

因为全程乘坐了坦赞铁路火车，在崇山峻

岭中穿行过，看到了那一座座跨越深谷的

桥梁，一条条贯通大山的隧道，更加对烈

士们肃然起敬。

坦赞铁路是一座中国人民与坦桑尼

亚、赞比亚两国人民友谊的丰碑，也是中

国与非洲友谊的丰碑。在坦赞铁路沿线采

访，也是在感受这用生命铸就的中非友谊。

“需要采访对象，只管来找我”

与伯纳德·西穆恩塔拉的认识纯属偶

然。10 月 21 日下午，我第一次来到新卡

皮里姆波希火车站。从火车站大门探头进

去，正好被他看到，就被热情地带到了办

公室。

伯纳德·西穆恩塔拉是新卡皮里姆波

希火车站站长，个头高高的，穿一件浅蓝

色的衬衫，戴着红色斜条纹领带，还别着

领带别针。他话不多，但特别热情，特别

是对我这个来得有些唐突的中国记者，似

友谊流淌在坦赞铁路上
裴广江

乎热情得有些过头儿。得知我的来意，他

迅速给介绍了铁路的基本情况，并带我参

观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就在那间不大

又稍显凌乱的办公室里，他在我的采访本

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参与修建坦桑铁路的赞

比亚朋友的名字，并且亲自打电话与他们

确认什么时候方便接受采访。

“他们就住在这个镇上，都是我的好

朋友。”他把我送到火车站门口，为了让

我放心，特意说，“接下来几天需要采访

对象，只管来找我”。

坦赞铁路管理局远在达累斯萨拉姆，

无法帮忙在卡皮里姆波希安排采访。对于

人生地不熟的我来说，伯纳德·西穆恩塔

拉的出现就像是发现了一个大大的宝藏。

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卡皮里姆波希度

过了充实的两天。

卡皮里姆波希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通往北部铜带省和刚果（金）边境的公路

上，距卢萨卡约 200 公里。这是一座不大

但繁忙的城镇，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的

候车室当时仍是这里的最高建筑。在这里

的采访是顺畅的，伯纳德·西穆恩塔拉介

绍的采访对象和他们的家人像老朋友一样

接待我。在这里的生活是愉快的，迎面碰

到卡车上的孩子们，他们会欢呼着向我挥

手。

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广场上立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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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巨型的铁铲雕塑，象征着修建坦

赞铁路时三国工程技术人员筚路蓝

缕的精神。广场上还有一座 2001 年

8 月 24 日立的纪念碑，上面写着：

在坦赞铁路通车 25 周年之际，谨

以此纪念坦桑尼亚、赞比亚、中国

英雄的领袖和那些为修建坦赞铁路

而英勇牺牲的人们。后来在达累斯

萨拉姆火车站，我看到了一座 2001

年 7 月 19 日立的几乎完全一样的纪

念碑，上面同样写着：在坦赞铁路

通车 25 周年之际，谨以此纪念坦

桑尼亚、赞比亚、中国英雄的领袖

和那些为修建坦赞铁路而英勇牺牲

的人们。

  

“坦赞铁路是我生命的一部

分”

在卡皮里姆波希这个看似不起

眼的小镇上，能遇到会说中文的朋

友，真是莫大的惊喜。坦赞铁路局

退休工程师杰夫·纳姆恩德就是其

中一位。

“去中国之前我连一句汉语都

不会说，到北京后才第一次见到中

国人。”那年 61 岁的杰夫回忆说。

他是 1972 年第一批到中国接受培训

的 200 名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技术人

员之一。

杰夫说，因为文化不同，他刚

开始到北京时觉得有些困难，但习

惯了在中国的生活之后，他很快就

交了一些朋友。经过短暂的中文学

习，掌握了初步的读写技能后，他

们开始在北方交通

大学学习机械工程

等专业课。虽然已

退休，但他仍能说

一口流利的中文。

杰夫说，是坦

赞铁路改变了他的

命运。1970 年坦赞

铁路开始修建时，

他高中毕业进入一

所通信学院学习通

信技术，是赞比亚

最早学习微波技术

的 4 个 人 之 一。

大学二年级时，他

看到报纸上登广告

招聘人员到中国进

修，便报了名。“这

是一条新铁路，所

以我决心去尝试一

下。”

这 个 简 单 的

想法让他从此与坦

赞铁路结下了缘。

1975 年 结 束 在 北

方交通大学的学习后，他很快就成

了一名在坦赞铁路上工作的技师。

1987 年至 1989 年，杰夫再次到中

国进修，回国后晋升为工程师。他

说，在过去这些年中，一些朋友离

开坦赞铁路去了别的公司，但他还

是下定决心留下来为坦赞铁路工

作。他说，坦赞铁路是赞比亚的生

命线，是赞比亚通往东方的最近通

道，“作为工程师，我有义务保持

这条铁路畅通”。

在坦赞铁路上工作的日子里，

他也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耿先

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是在姆

皮卡的车间工作时认识的。”他说，

他的妻子班吉当时仍在坦赞铁路管

理局的采购部门工作，她说自己虽

然不懂中文，但是在姆皮卡工作时

与中国专家仅一墙之隔，每天见面

都会打招呼说“你好”，因此也会

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广场上立的巨型铁铲雕塑。裴广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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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些日常用语。

“坦赞铁路是我生命的一部

分，我热爱这条铁路。”杰夫说，

他曾经无数次乘坐坦赞铁路火车，

并曾经一个人在铁路上排除故障。

在铁路上工作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

他的生活，使他有机会在不同国家

旅行，熟悉别国的文化，特别是中

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文化，了解这

两个国家的人民。

虽然已经退休，但杰夫仍牵挂

着坦赞铁路。“毫无疑问，这条铁

路前途光明。”他说，现在赞比亚

有很多矿产品需要外运，而内陆地

区的国家也需要大量进口来自中国

和中东等地的商品。他认为，现在

坦赞铁路管理局缺少工程师，“还

是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到中国去接受

培训吧，因为从中国学习回来后很

容易在铁路工作。”

“我还保留着中国朋友的照

片”

和杰夫一样，本森·姆绍波也

是曾到中国学习的第一批赞比亚人

之一。两人同岁，在中国学习时是

同班同学兼室友，如今退休后两家

人住得也很近。

“我和杰夫是在去中国的路上

认识的，”目送来探望他的杰夫离

开后，卧病在床的本森对记者说。

1972 年，他还是在该国铜带省卢安

夏铜矿上班的普通工人，但前后两

次到中国学习，使他后来成为了一

名工程师。

本森说，在铜矿工作时，他就

听说中国人正在修建坦赞铁路，但

从来没有想到将来能与中国专家一

起工作。第一次从中国学习回国后，

他来到了姆皮卡的工作车间，“那

里有很多中国人”，他便在中国专

家的指导下工作。

“我还保留着中国朋友的照

片。”本森说着，让妻子从里屋拿

出两本有些破旧的相册，相册中保

存着他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时的几十

张照片。最早的一张是初到北京的

那年在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宿舍内照

的，黑白的照片如今已经有些发黄。

另外一张照片中，身穿棉袄的本森

坦赞铁路退休工程师本森·姆绍波翻看与中国朋友的合影。裴广江摄

位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西南郊的中国专家公墓。裴广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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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捧着雪，满脸笑容。“去中国

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下雪。”他

解释说。

在中国学习的几年间，本森还

曾去青岛和大连实习，有一年还在

大连度过了中国的春节。照片记录

着本森与中国朋友一起欢度春节的

场面，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此外，他还乘火车到过广州、

深圳，并在香港度过假。“那时候

我的中文说得很好，”他说，现在

读中文还是没有问题的。

躺在床上的本森翻动着一张张

照片，尽力回忆起他在中国学习和

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的爱人在一旁

提醒着他，十几岁的小儿子也好奇

地趴在床头。他说，他的大儿子克

里斯多夫正在坦桑尼亚的姆贝亚车

间工作。我问他要不要给儿子捎些

东西，他说不用了，“如果可以的

话，等火车快到姆贝亚的时候请你

给他打个电话吧，就说我身体还好，

因为不能下床，所以没能给他买些

东西……”

我 3 天后到姆贝亚时已经是晚

上八九点钟。夜幕笼罩着火车，远

处的点点灯光，告诉人们这里是一

座不小的城市。火车在这里停留了

近两个小时，蚊子热烈欢迎远道而

来的客人。夜色中，我拨通了本森

儿子的电话，给他报了家人的平安。

“中国朋友给我勇气”

来到吉狄翁·恩祖卡家中时，

这位曾经参与修建坦赞铁路的退休

工人正在与家人一起准备午饭。得

知我的来意，他便搬出凳子，在院

子里的芒果树下讲起了当年修建铁

路的故事。

那年 59 岁的吉狄翁准确地记

着他开始为坦赞铁路工作的日子，

那是 1971 年 10 月 16 日。他说，那

时候的他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在坦

桑尼亚基特特车站附近的隧道中打

眼并装填炸药。基特特车站位于东

非大裂谷地带，地形复杂，如今只

有三四排房屋建在山崖边的一片平

地上，车站东西两侧有数个隧道和

桥梁。

“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最艰

苦，”吉狄翁回忆说，他清楚地记

得两起最严重的事故，其中一次发

生在早上 8 时左右，造成 1 人死亡，

伤者中包括 1 名中国人、1 名赞比亚

人和 3 名坦桑尼亚人。另外一次事

故发生在 1972 年 7 月，工人们当时

正在一条隧道内开着机器掘进，因

为雨水很多，所以发生了山体滑坡，

掩埋了几名工人，最终导致 1 名中

国人和 1 名坦桑尼亚人牺牲。“在

那些日子里，我甚至想过有一天会

死在那里。”他平静地说。

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让吉狄翁学

到了不少东西。他说，有一次正在

隧道中工作，突然停电了，但是 20

个钻孔中只有 3 个填充了炸药，工

作尚未完成，他们还不能退出去。

“当时太黑了，我很害怕，因为继

续工作可能会碰到已填充炸药的钻

孔，如发生爆炸就活不成了。” 吉

狄翁说：“是中国朋友给了我勇气。

他们对我说，吉狄翁，鼓起勇气，

别担心，让我们来完成工作。”

由于个头高，吉狄翁在隧道中

工作时不得不弯着腰，有时候甚至

要爬着前行。长时间这样的工作让

他背疼。“中国医生点着一张纸放

在玻璃杯内，然后按在我的背上，

几次之后背疼就好了。”因为不了

解中国人拔火罐治病的办法，吉狄

翁第一次看到这种治疗方法时心里

直犯嘀咕：这样也能治病？但当背

疼完全消失之后，他对中国医生的

医术赞不绝口。

“这对我也是一种挑战，它教

会我要相信别人。”吉狄翁说，他

从修建坦赞铁路的工作中还学会要

辛勤工作。他说，小时候在家中，

他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但和中国人一起工作时，他发现中

国人工作更努力。他还表示，自己

在工作中也学会了要做出牺牲，也

就是当工作困难别人无法完成时，

要随时准备顶上去。

吉狄翁在坦赞铁路上工作了

35 年，一直都在不起眼的岗位上。

但他无法忘记的是这期间的两次获

奖，第一次的奖品是一条毛毯，第

二次的奖品是一辆自行车。退休后，

他用手头的积蓄买了 17 公顷田地。

他说：“我一直在给自己压力，要

求自己努力工作，因为这样收获就

会多一些。”




